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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回去，去了一趟老屋，老屋只剩下一间旧磨房、一
个旧风车、一棵樱桃树和七座孤坟。

人走了，房子好像也迅速失去了生命力，磨房的门半截
埋在淤泥里，猫着身子也很难挤进去，愈发显得矮旧。 风车
早没了扇页和绞手，像去了内脏的动物标本，失魂落魄又轮
廓分明。樱桃树和我差不多的年纪，有水桶粗了，枝繁叶茂，
树上密密的挂了果，黄豆大小的果子青绿油亮。

磨房后的老水井被淤泥覆为平地，连井盖也埋了进去，
借着其北侧毗邻的那丛菖蒲才能勉强找到位置。印象里，老
水井从未干涸过，汩汩的泉水从地底涌出，漫过井沿溢得四
周湿漉漉一片，那丛菖蒲就是借着这井水的滋养，长得葱茏
一片。如今没了老水井的滋养，菖蒲已衰败得只剩下稀疏的
几根了，等吸收完地下残存的水气，它们也就该绝迹了。

院坝坎边的一株剑兰不知何时洇成了一大片， 母株叶
片簇拥，格外高壮，比周围的杂草高出半个头来。 我以它为
参照，准确地找到了每间屋子的位置，堂屋、卧房、灶房、火
炉屋，甚至还找到了大门墩儿和水缸所在的地方。残阳的余
晖里，恍惚还看到了坐在门墩儿上的自己。 小时候，好像总
爱坐在门墩儿上看院子西头那棵香橼树， 香橼树长得大伞
一样，很漂亮！香橼很酸，味道好闻却不能吃。我不知道自己
为什么那么喜欢，只悄悄看着就很满足。 现在，偶尔路过香
橼树旁，老远就能捕捉到它们的气息，花的味道、叶的味道、

果的味道，仍是那么的喜欢。 大人们看我坐在门墩儿上，经
常笑话我是“哈巴狗儿，坐门墩儿”，我不理他们，也并不恼。

按村里的讲究，清明挂祭要在上半天，先去了父亲的坟
地，去年大寒新立的墓碑看起来很气派，我很高兴，想来父
亲应该也很高兴吧。 到老屋的时候，天边的晚霞火一样红，
母亲一边焚化纸钱一边嘀嘀咕咕地对着几座孤坟絮语，说
老房子拆了，就很少来看他们，对不住……我在基本夷为平
地的屋基场上转悠，寻找那些勉强能够辨识的痕迹，给旧磨
房、老风车拍照，末了，搬一块石头坐在大门墩儿处等候母
亲。

待到母亲忙完来叫时，天色已经很暗了，月光很清冷，
母亲茫然地环顾四周，我静静地坐在石头上，看着被风吹得
呼啦作响的“清明吊”，想起有一年，大人都去地里忙活计，
留我一人看家，一个收木耳的小贩路过，说要带我去买好吃
的， 笑眯眯的眉眼儿同外婆讲的人拐子一模一样。 我告诉
他，后门外还有几个人在呢。他不信，我带他去后门，指着那
些坟包告诉他，他们就住在那里面。 小贩挑起担子就走，跑
得飞快。

头顶的月色忽明忽暗， 院坝坎下的荒地在月影里慢慢
变成了玉米地，里面套种着魔芋和豆荚。地边有很大一棵叫
“秋半斤”的桃树，树上挂满了毛茸茸的桃儿。院子西头的香
橼树上繁花点点，香得人有点晕晕乎乎。两只公鸡在圈里打

架，母鸡们悠闲地在旁边啄食，真不知它们打给谁看？ 牛拴
在樱桃树下，半眯着眼睛用尾巴驱赶蚊蝇，羊挤在身边打盹
儿。母亲在灶屋炒菜，辣椒味儿飘出屋外，很是呛人！父亲将
满满一担水倒进缸里，吧嗒吧嗒地叼着旱烟袋走出来，看我
坐在门墩儿上，呵呵笑说：“哈巴狗儿，坐门墩儿。”我噌地从
“门墩儿”上站起来，一个趔趄差点儿磕在石头上。

山风很大，手脚竟是冻得有些冰凉，紧了紧衣服，好冷！
母亲说：“回吧。我说：“嗯，好。”抹一把脸，湿漉漉的，清明前
夜，露水好重！ ”

老屋老了，拆得只剩最后一缕残影，这残影也终会慢慢
被风雨剥蚀，而我只能远远看着。我把在老屋场拍的照片仔
细地收藏起来，连同月光下的影像一并珍藏。

人类如何进化，仍逃脱不了动物的本能，总对第一眼看
到的世界眷恋不已！ 那是我们可以卸下脸上的骄傲和骨子
里的自卑的地方。因而，我们顾念旧物、顾念旧人，旧物是灵
魂的安息地，故人是打开故事的金钥匙。

想要记住或忘记一些东西的时候， 文字总能将人带到
想去的地方。 今夜闲适，静坐桌前，如《恋恋笔记本》里的诺
亚一样，在文字里与老屋重逢，记下她最初和最后的模样。
在每个想起的清晨或黄昏，一遍遍读给自己或我的“艾丽”
听。 当眼睛看不到的时候，还有记忆可以抵达，当记忆业已
老去的时候，文字还能带我回老屋转转。

老 屋
■ 王仁菊

从化龙山回程的路上，鸽子花就一直在我脑海过影，浮
想那飞满枝头的“鸽子”，联想那洁白薄如双翼的花瓣，怡想
那花影翩翩的诗意。

八匹岭的峰峦上，鸽子树花开了。 那一片“中国鸽子
树”，洁白的“鸽子”站满了枝头，微风中闪动的双翅，欲试高
空飞翔。 我一眼就瞅到，石坎下那棵大鸽子树，树上开满了
鸽子花；这种特质的“美”，让我兴奋不已，让我激动万分；迫
不及待地纵身一跳，跌倒在石坎下的草坪上，还没等来同行
人的惊叫，我就即刻爬了起来，举起手机贴近树枝咔咔拍
照。

不一会儿，同行的作家、诗人们，绕着山崖路也下来了，
不仅抢着拍照，还神采飞扬地吟诵起鸽子花的诗句来。 一
阵微风吹过，我恍若看到了鸽子花群起漫舞，在蓝色碧空中
宛若白鸽翱翔，形如一行行诗意的文字，镌刻在化龙山脉中
……于是，这天的夜里，我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直到写
下《又到化龙山》的一行文字，才缓缓而眠。

入睡的梦中，再现出初到化龙山的情景。 那是去年仲
夏，诗意安康·首届化龙山之歌文化采风活动，我荣幸受邀
参加，来到化龙山。 那天，从安康城出发，穿着短袖凉鞋还
冒汗；当走进化龙山中，却完全没有“热”的感觉。 用大家共
鸣的话说，这里的“三伏”不像是在夏季，倒像是在和风惠畅
的春天。 初次走进这座山，印象极为深刻，对大自然的保护
感受真切。

有这种快意的感觉，便询问起化龙山“自然”的奥秘。
保护区同行的生态卫士，道出了其中缘由。 中国陕西化龙
山，又名“小神农架”，是大巴山第二主峰，系岚河与南江河
的分水岭，是浪河、洪石河、竹溪河及岚河发源地，也是大巴
山北坡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这里的气候、植被呈立
体状态。 冷杉、松林为主的针叶林，高大挺拔、郁郁青青；红

桦栎类为主的阔叶林，葳葳蕤蕤、遮天蔽日；密不透风排列
着的竹林，宛如一道道绿色城墙；还有满是垄地而起的灌木
丛，伏地而生的奇花异草，显示出北亚热带森林生态的特有
色彩。

这样的原始森林，那浓密厚实的枝叶，交叉纠缠、参差
错杂在一起，很难见到太阳光投射进来。 走在山中，气温大
约在 20 度左右，我们尽情地享受着“清凉”。 再看这林下山
间草坪，像毡毯一样的绿色植被，密密实实地覆盖着地面。
无论你走在哪个地方，根本看不到一点泥土裸露在外。概括
地说，走进这化龙山，就走进了一片翡翠般的绿色世界，就
走进了一洲浩浩瀚瀚的绿色大海，前无边缘，后无边际。 若
是有风吹过来，真可谓青山起伏、绿浪滔天，蔚为壮观，着实
撩人情怀，一山沁人心脾的绿。

鸽子花开化龙山，相遇诗意流淌的地方。描绘鸽子花之
美， 据记载早在唐代， 就有女诗人薛涛诗曰：“色比丹霞朝
日，形如合浦圆珰。 开时九九知数，见处双双颉颃”。 她从颜
色、形状、数量、飞翔时的轻盈姿态，描写了鸽子花盛开之
美，美得那么纯净，美得那么清香。这化龙山的鸽子花之美，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珍稀物种之美， 也是此山成为自然
保护区的重要元素之一。

化龙山的鸽子花，开在中国珙桐树上，其名誉已蜚声国
际。 据资料记载：第一位在中国发现珙桐的欧洲人，是法国
神父大卫。 那是 1869 年的一个初夏，大卫在四川穆坪偶遇
一株花开满枝的珙桐树，一对对白色花朵如同一群群白鸽，
随风展翅飞翔，神父顿时被这种奇景迷住了。 1903 年首先
引种至英国，让一粒蕴藉着东方基因的种子走进西方。珙桐
的到来，很快引起了整个欧美植物学界的重视，各国植物学
家们深入到四川、湖北、陕西等地进行考察。 此后各国纷纷
仿效试种，珙桐声名日增益盛，逐渐成为风靡欧美的园艺观

赏树木，被赞誉为“中国鸽子树”。
为何中国特有“鸽子树”，在时间的河流里，珙桐这一地

球的根脉，写满了时光的沧桑。 据植物学史料记载，一百万
年前，珙桐本属地球上繁荣的植物家族，广布于世界各地。
然而随着第四纪冰川的侵袭，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珙桐，连
同许多的物种均相继灭绝，唯独在中国一些偏僻的山区，由
于高山大川多且地形复杂，成了各种动植物的天然避难所，
珙桐才得以幸存了下来。这就是我国特产的珙桐，是古老的
孑遗物种，为我国特有的单种属植物，种源稀少，被称为活
化石，现在人们习惯称它为“鸽子树”了。

珙桐如今在中国免于灭绝，追溯其缘就在于一段重要
的外交史与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总理。 1954 年 4 月，周
总理率团参加了日内瓦会议。 巧遇当地珙桐花盛开，得知
此花源自中国的奇特花木， 回国后亲自督促林业部门，对
珙桐一定要加以重视与保护，让和平的“鸽子”在中华大地
展翅 ，为世界培植更多 “和平 ”之树 ，开出更多 “和平 ”之
花。 从此，珙桐列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珍稀树种，在珙桐
的原生寻找、保护培植上，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现在“中国
鸽子树”高达 11 个片区，化龙山就是我国珙桐自然分布最
北端的保护区。

这美丽的大自然，总能带给我们惊喜，每当 4 月至 5 月
间，化龙山鸽子花竞相开放。 那洁白的花瓣，形似鸽子的双
翅 ；那紫红的花絮 ，如同
鸽子的头部；那黄绿色的
柱头， 就像鸽子的喙，犹
如天使般展翅人间。 葱郁
的群山茂林，为珙桐树做
点缀； 遍野的莺歌燕舞，
为鸽子花做伴舞。

汉汉江江随随笔笔

其实快乐总是小的，紧的，一闪一闪的———木心
难得的一个睡到自然醒的周末，睁开眼，阳光从窗帘

缝里挤进来， 一束光不偏不倚剑一样亮闪闪划过被子刺
向我的脸，忍不住笑了，顽皮的阳光宝宝。

拉开客厅宽大的窗帘、启窗、打开扫地机 、煮蛋 、烹
茶、洗漱……一切统筹安排。

当全部收拾停当， 有一种大圆满之后曲终人散的那
种踏实与自足。 窗明几净、半室暖阳，安坐桌前，一杯清
茶、一颗鸡蛋、几片面包、一小碟沃柑，耳边是莎拉·布莱
曼的天籁，手机响了，是丁小村老师发来的信息：“祝贺您
的作品入选读书村精彩月报……”，被肯定与内心的感恩
氤氲成一团小欢喜， 如这谷雨未雨的阳光， 霎时劲霎时
弱，给窗外高大的香樟披上天然碧亮的织锦，有多情的鸟
儿，在枝叶间欢跳，吟唱。

难得有闲，做一次辛勤的花匠，拿来花剪，抹布，修剪
多余的枝条，仔细擦净酒瓶兰一条条叶片，犹如给待嫁的
新娘梳妆。 还有白掌、红烛、银皇后，一个也不马虎，一一
精心梳洗打扮，长寿花、杜鹃、月季开得正旺，黄金草举着
一头金灿灿的小珍珠， 闺蜜前日送来的亲自给培育的一
盆薄荷青翠欲滴，仿若翡翠雕就。 一边仔细打理，一边与

它们说说话，都说万物皆有灵，愿它们原谅我平日里的漠不关心，愿它们在我的
阳台抒写今生今世的繁华，也愿它们相亲相爱，珍视这一世被主人安置一室的缘
聚，见证彼此的光辉岁月。

忽然，一只鸟儿从窗外闪了进来，轻轻落在银皇后的额头，还不及定睛细看，
又一闪，飞走了。 银皇后娇羞地颤抖着枝叶，我猜想，一定是它的远房亲戚或是爱
人捎来了情话，春即尽，思念将漫漶成一夏的炽热吧。

昨日午后，陪父亲散步天汉长街。 雨后，太阳像个没睡醒的娃娃，揉揉滞涩的
眼，哼哼唧唧间又睡去了。 挺好，不冷不热，无风，眼前是大片大片的以绿为底色
调就的或浓或淡或深或浅的生命色，空气中有月季馥郁的甜香。 且行且看，碰到
一行踩高跷表演队，鼓乐齐鸣，年轻的表演者彩釉妆过的脸，一身青衣，似从古戏
中走来，看着父亲变身摄影师，认真捕捉每一个瞬间，我偷偷拍下他专注的神情，
心里的欢喜无以言表。 一个人只有热爱生活、永怀希望才有生活的意义。

心下愿父亲的生活处处充满小欢喜，那将是我们为儿女的最大福分。 渐到天
汉楼，让父亲随便逛逛，我折身去寻车，考虑到他站久会冷，边跑边走，未曾想，之
前车停得好远。 奔走间，那微微濡湿的汗竟全是欢喜的味道。 载上父亲，送他回家
休息。 夜临，沏一杯茶 ，翻几页书，开启一段心灵栖息的时光。 幸福的味道，淡淡
的，浅浅的，暖暖的。

红尘跋涉久了，疲累难免，而那些朴素日子里的小温暖、小欢喜，如仲春的
花、夏夜的风、秋日的暖阳、冬晨的雪，亦如如水的月辉传递远古的美好，如午夜
的星子，一闪一闪，刻录下经年旧尘小的、紧的、暖暖的感动。

想起，曾经，与一众小友在汉山之巅小酌夜话，兴劲中，载歌载舞，无拘无束，
一次次感慨现如今“酒逢知己千杯少，此时不醉待何时。 ”想起，许久未见的师长
打来电话，一个嘱我认真写作不可辜负，并提点引见我结识新友；另一个说想我
和朋友们了，拟于周末备下家宴同聚相欢。 想起，某个陌生的街角，那声给我指路
的吴侬软语；清晨，单位门口的小吃摊前一如既往准时营业供我们豆浆、热饼的
大姐；赶时间排队，素昧平生的大叔让你排他前，刚刚好在你身后闸机合上瞬间
忍不住的热泪盈眶。

想起太多太多，想我何德何能，竟得生活如此厚爱！ 生活中的小确幸、小欢
喜，大概才是生命里最宝贵的财富。 一如此刻，倾泻一室的谷雨之时的暖阳，合着
几声清脆的鸟鸣。

春天最为浓艳的时节，三姑在山的那一边喊我们：赶紧到山
里来看花啊，樱桃花李子花桃花杏花油菜花全开了。三姑说的山
里，是指她的婆家平利老县张家湾。 我的父亲，少年时代长达三
年徒步翻越三座大山在老县中学读书。 老县是我早就神往的地
方啊。

无论如何，我都没有想到，在三姑家的乡村别墅里，不仅有
春天的浓艳让我们饱览，更有一位传奇老人让我们惊叹连连。老
人是三姑的公公。我们的车子开进庄园，迎面看见黄爷爷———78
岁，健硕硬朗，声如洪钟。据说，年轻时，为了发家致富，本是国企
职工的他停薪留职，回到家乡创业，做厨师、养鱼鳖、兴蚕桑、种
果树，干遍了乡村里一切可以干的营生，可惜时运不济，未能如
愿；60 岁南下广东，在女儿开办的污水处理厂打工，竟是拼命三
郎的劲头，一个人打两份工，挣得盆满钵满。 他本人有一份退休
金；女儿在南方干得风生水起，七十多岁回到老家的他，完全可
以享清福，他却重新开始了创业，在家乡的土地上种庄稼，兴橘
园，养鱼喂猪，养鹅养鸭。

黄爷爷的庄园山环水复，绿意葱茏。我们首先直奔油菜花地
拍照；然后追着屋后清流依依的东河看鹅鸭游泳；再依次参观加
工坊、烤酒坊、酒窖、鱼塘、荷田、猪圈、鸡鸭鹅圈；最后参观遍地
葱绿的蔬菜：春不老、卷心菜、莴苣、菠菜、芹菜、芫荽、韭菜、大
葱、蒜苗，还有一长排木耳棒。 放眼这一派丰饶，简直无法相信，
这是一位老人创造出的生态神话。 地里除草的工人为我们描述
了黄爷爷干活的狠劲儿：赤脚在田里栽莲藕，穿着雨鞋在河边捡
鸭蛋鹅蛋，没日没夜在地里种庄稼，亲自打饲料喂猪，亲自烧锅
烤酒等等。 一切亲力亲为，谁劝也不听。

参观之后，话题的重心就是黄爷爷和他的人生哲学。学政教
出身的父亲万变不离家国情怀，跟黄爷爷热烈地讨论劳动精神，
讨论目前的热门话题“乡村振兴”。黄爷爷有清晰的人生理念。他
说，我也不懂啥大道理，我认为让土地荒芜就是罪过。 我个人的
力量有限，管不了别的地方，但我一定要让自己的家园变成花果
园；我也不懂长寿之道，土地长出庄稼，山坡长满果树，满圈的猪
鸡鸭鹅活蹦乱跳，我就开心快活；我也不懂啥养生秘诀，出力出
汗干活我感到筋骨舒展，闲着，就不自在。

一阵微风吹过，远处近处的花瓣飞落黄爷爷一身。双手叉腰
站在花海里为我们讲述庄园远景规划的黄爷爷就像个大英雄。
大姑啧啧感叹，说道：“这个老人家了不起啊，一辈子啥都干过，
各种困难他都不怕，失败了爬起来又干，再难的事都打不败他。
他越活越刚强。 ”大姑不识字，却说出了至理名言。 她劳苦半辈
子，是生活将她变成了哲人。

幺姑是天生的诗人。 她诗意地实践着从黄爷爷这里学习的
劳动精神，带着我的女儿、女儿的小表姐、小姑姑在沙地里种小
苗———一棵棵小苗栽进土里，一杯杯水轻轻浇下去，孩子们品尝
着种植的快乐，观察着清凌凌的水滋润土地的神奇，眼睛睁得圆
圆的，小嘴巴大大张开着，欢叫声此起彼伏。

三姑率领着两位邻家大嫂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晚宴。 三姑
似乎把所有春天的元素都搬到餐桌上来了———鲜嫩的香椿芽、
红白相间的鱼腥草、绿油油的菠菜、青翠的芹菜、碧绿的春韭、雪
白的莲藕、新鲜的竹笋、汁液丰盈的莴苣、野菜做的蒿子饼。鸡鸭
鱼都是黄爷爷喂养的，肉质鲜美，有种说不出的浓香。 我的美丽
温良的三姑，巧手点金，瞬间将地里的蔬菜变成美味佳肴。 看着
满桌子好吃的，每个人心里都充满感动。大家簇拥着黄爷爷坐上
席，频频举杯，向他致敬。大家致敬的另一个对象是三姑父黄明。
三姑父是黄爷爷的独生子，沉默寡言，和黄爷爷个性迥然不同，
奉献精神却是一样的。 每次亲人聚会，为了让大家吃到美味，他
半夜三更去河边钓鱼， 今天则是忙前忙后第一次为亲人们端茶
倒水。 享受着浓郁的亲情，啜饮着黄爷爷亲手酿制的杆杆酒，我
深深地陶醉了。

临行时才发现， 黄爷爷在我们的车后备厢里装了很多蔬菜
和鸡鸭鹅蛋。母亲说，这不是一般的蔬菜。这是春天的馈赠啊。是
的，黄爷爷不仅给我们的车上装满了春天的馈赠，也给我们的心
里装满了浓浓的春意。

小
欢
喜

■
羊
羔
毛

鸽 子 花 开
■ 陈绪伟

与亲友相约去买纯正的乡村腊肉，树林深处有几间屋舍，是传
统的山中老屋，老人用慈祥的笑脸迎接我们，一股暖意扑面而来。

在青山绿水间，老人养羊，养鸡，还养蜂。 蜂在野花上轻舞，
羊群在草地上铺展。一方火塘是屋内的另一个春天，陪伴老人了
多少个春秋。 火塘上方，自屋内的横梁上探出一个铁钩，紧拽着
一口铁锅，被火苗簇拥着，锅内升腾着热气，诱人的清香在沸腾
着。 倒垂的一块块腊肉，满是烟火色，渗出的油，自空中滴落，落
在橙黄的火苗上，倏然腾起一团更大的焰。

老人说，自去年冬季开始，就开始熏制腊肉了，几个月了，肉
已经熟透了。老人边说，边双手卷起衣袖，提起一块腊肉，从门前
河里捡起一块石头，就着水先砸了，再磨，后擦，末了，在河中反
复地淘一阵。一会儿工夫，一块黄中透亮、皮色晶莹、肉纹细致的
腊肉就交到我们手里。

买完腊肉，我和同行的友人迫不及待地回城，晚餐当然是这
些大山深处的腊味。同行之中一人当过厨师，便请他入厨，余人则
当下手。按山中老人所说的，放了山药，放了萝卜，放了香料，在锅
中温火徐徐地炖着。 直到两三个小时之后，才慢慢地散发出缕缕
清香。

待腊肉端上桌，已是日暮，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来自
乡下老家的味道，也让我陷入悠长的回忆。

童年，缺少荤腥。 记忆中，腊肉，通常是在农历腊月腌制，所
以被称作腊肉。 每年的“小雪”前后，乡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会
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宰杀一头辛苦饲养了一年的肥猪。 那可是农
村对于新春最真挚也是最热烈的迎接。肥猪宰杀之后，就会一块
一块地把肉分割开来，撒上盐腌制一到两天，用燃烧的木材进行
烘烤，火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木材选择也有讲究，不是什么木
材都可以用来腌制腊肉，一般都需要材质较好，或者是没有毒烟
的木材。慢慢地不温不火坚持烘烤一天左右，真正的腊肉也就水
到渠成。

每家每户腌制腊肉的方法大致相同，将花椒、八角、粗盐，全
部放在锅里，小火慢慢炒，炒出香味，待晾凉，再将这炒过的盐均
匀地抹在肉条上，尤其是刀口处要擦透盐粒，双手用力按捏揉搓，
别看这抹盐是件很平常的手头活，腊肉腌制是否成功这可是关键
的一步。擦盐要均匀，厚薄要恰到好处，盐擦得太厚，味道会太咸，
影响口感；太薄肉又容易腌不透变质腐烂，不能小视马虎。将抹过
盐的肉条，铺在早已准备好的大缸里，每铺一层，都要撒进一些高
度白酒提味增香，直至将肉条全部腌好铺完，再按紧实。 三四天
后，上下层就要调换位置，将大缸里的腌肉翻过来倒过去，上面的
肉翻到下面，第二天再将下面的肉翻过来，否则上面的肉吸收不
到盐分，从而导致肉腌不透。 如此反复，肉才会香。 大约一星期左
右，盐和酒香慢慢渗入肉里，猪肉基本上就入味了，将肉条挂到通
风的位置，经风吹干水分，两天功夫，就可以挂到外面向阳的地
方，经太阳慢慢晒干，当然少不掉风的陪伴。 腊肉腌制的好坏，最
主要的是取决于晒。这时候可以看见，家家户户晾衣的竹竿上、门
口果树的枝杈上，还有朝阳的老墙上，一溜排都挂着腊肉，其中还
夹杂着家养宰杀腌制的鸡只鹅鸭，咸鱼腊肠，长长短短，大大小
小，不自觉地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经过多日的风干晾晒，腊肉
外观规整清洁，肌肉紧实，切面色泽鲜红，肥膘稍有黄色，具有腊
肉固有的风味。这时候，呈现出的不仅仅是一道食物，更是沉淀在
岁月里的生活的记忆，浸润着时间的味道，飘溢着一抹山野的腊
香。

腊肉香
■ 邹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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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在呼唤 张勇 作

山那边的春
■ 魏田田


